读《人间词话》有感

人间词话，词话出于人间，存于人间。由人而感，由人而抒。诗词是诗人感想的文字整合，字里行间都是人生感悟。对词话的品味，也就是对人生的感想。阅读《人间词话》，除了增加对诗词评价的了解，同时也品味到了人生人性。

初读人间词话是在初中三年级时，当时却因对人生的感悟太少，并且学习的能力不足，并未对这本书产生十足的兴趣，唯独“以我观物，则万物皆浊我之色彩”一句一直萦绕在脑海迟迟不能褪去，但仔细品味国学大师王国维他的《人间词话》里才发现读书被他分成了三个境界：“古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:'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'。此第一境也。'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'此第二境也。'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'。此第三境也。”王国维还根据其文艺观，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："上焉者，意与境浑；其次，或以境胜；或以意胜。"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"景"与"情"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"造境"与"写境"，"理想"与"写实"的问题。对于这个问题，他认为理想与写实需要结合起来，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，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，则不能断然定为"理想派"或"写实派"。在这种境界里，"二者颇难分别，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。"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，"景"与"情"交融成一体。王国维认为，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"意与境浑"的境界。

可是谁又知道，在这篇大著作后面是中国无比黑暗的时代，外族入侵，清政府没落崩溃，社会失控，价值体系紊乱，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剧烈动荡，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处于迷茫和苦痛。这也使得早期在研究哲学的王国维转而研究文学，既然不能从哲学中寻求自己的人生追求，为何不弃而转之呢？于是他便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，以期在文学中能够寻觅到人生痛苦的慰藉，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与目标。在文学研究中，文学本身的非功利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，于是他撰写了《人间词话》。

如今走入大学，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告诫我们要懂得为人处世，这不是教我们处心积虑，而是让我们明白人与人交往有必须坚持的准则和不能碰触的原则。所以如今读完《人间词话》，看到王国维先生对词话的评判，就自然联系到了人事这一面。我们要懂得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同时还要注意在相信他人的情况下也要把握分寸，并且，在我们的创作过程和学习过程里，也掺杂着对人事的看法和体悟。学好学校里的课程，不仅可以增长学识，加深内涵，宽广胸襟，也可以将我们塑造成一个个“有情有义”“有人情味”的人。

读五百年来王阳明有感

首先讲一个故事：王阳明在江西为官时到一个庙里去，他看这个庙非常好，但是有个房间锁着；他问和尚，你这个房间为什么锁？和尚说，过去有个老和尚闭关，涅盘了，死在里头，吩咐锁着不准打开。王阳明一听，有问题啊！他觉得这个庙有怪事要求打开！那和尚说，绝不能打开，我们两三代的祖师都吩咐过，不能打开这间房。王阳明的个性，越听越奇怪，非打开不可，马上给我打开！他威严一发，一下命令，和尚没有办法，打开了。打开一看，一个骷髅打坐在那里，前面桌子上有个条子，写着“五十年前王守仁，开门即是闭门人”。哦，原来他就是我！前身在这里涅盘，预知自己转世再来时，会打开这门。

 “五十年前王守仁，开门即是闭门人”，这句话似乎就点开了王阳明，而在这本书结合两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史，生动讲述了王阳明立功、立德、立言的传奇人生，王阳明在千磨万击的人生困厄中创建心学的历程，系统梳理了知行合一大智慧，并展开了卓有见地的阐发，  并展现了心血的强大力量。

​客观而言，郦波教授在“心学之问”上的展开，似不如“完人之问”那样详尽丰富。因为这所涉及的，已经远远不是阳明心学本身，而是其背后两千年的儒学传统，在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因何无力这一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主题。作为一本介绍王阳明其人其说的通俗读物，郦波教授此作的价值，或许并不在于系统、缜密地作出解答，而在于为读者开启了两条思路。其一是中日行为之对照。明治维新前后，日本人受心学影响之深，当是毫无疑问的，这既有日本学者的判断，又有章太炎先生的佐证。那么问题就在于，阳明学为何在故乡不能如在异域一样结出硕果？是中国人抛弃了心学吗？似乎并无证据。其二是中西思想之对比。此书虽以阳明心学为主题，其中两处涉及西学的文字却尤为让人印象深刻。作者在解说“阳明格竹”这一重要事件时，以伽利略比萨斜塔实验为对照，认为旧有理学之“格物”，其失败在于形式主义的倾向，而后者却开辟了实验主义科学，阳明格竹与伽利略格球的对比，正可以解释近代中西发展道路的差异。我们似乎还可进一步追问，实验科学是否就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奥秘？王阳明对“格物”理学的超越，又为何没有走向科学，而是开创了心学？如果说，这代表了中西近代之“分”，那么全书最后一句话又戏剧性地让我们的思绪转向了中西未来之“合”：（王阳明）的伟大的灵魂和人生智慧，将永远诗意地栖居在我们这片神州大地上。“诗意地栖居”，正是德国哲学宗师海德格尔的核心概念，也正代表着海德格尔对近代西方思想尤其是近代科学的反思和批判。
杜维明尝言：心学所体现的宽广的人文精神，应该成为所有地球人的参照。反过来说，在世界其他文明的参照之下，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心学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。借用心学先导陆象山之语：“东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西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”

《五百年来王阳明》，虽立足历史，却以“完人之问”和“心学之问”这两个终极问题指向当下、指向未来。东海西海，心同理同，王阳明的智慧，大约并不只会诗意地栖居在神州大地上，也会与四海先哲的思想，共栖于世界，与天壤而同久。

